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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人無功

神人不會認為一件事情的完成是自己的成就，就像蓋一座橋一樣，必須結合所

有人的力量、金錢與時間才能完成。雖然你是發起人，雖然你捐一百萬，但是若沒

有張三的一千，李四的五百，工程師的設計與工人的建造，這座橋是沒有辦法完成

的。「神人」知道橋的完成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功勞。

黎巴嫩一位詩人說了一個故事：「有一天，城市來了一位被大家公認的瘋子，

他走過一座新蓋的橋，上面刻著某年某月某日克理安大王完成。他看了以後哈哈狂

笑說：『這真是荒謬，當初在蓋這座橋的時候，我看到有駱駝、有馬、有工人、有

石頭、有泥沙，集合這麼多條件才完成的橋，怎麼能說是克里安大王一個人完

成』。橋上來來往往的行人聽到他在那邊大放狂言，有人說：『這個人是瘋子，不

要理睬他。』有人說：『這個瘋子竟然講出這樣有道理的事來。』有的人不理不睬

的走過去。」這個故事用佛學的觀點來看就是：任何法的存在要眾緣和合，缺少任

何一個條件就不能完成，就像人造衛星只要有一個螺絲釘鬆掉，衛星就會爆炸掉下

來。

聖人無名

聖人不會建立名稱，實質怎樣就怎樣，不必建立名稱。譬如當你看到一個小孩

跌倒，腦筋連想都不想，一手就把他拉起來。拉起來了以後就把這件事忘了，你不

會到處宣揚說幸虧有我，不然這個小孩就摔死了，如果一個人到處宣揚他所做的善

事，這就叫做「凡夫有名」。

基礎雜誌211期10

陳 重 文．主講

真穹、澄慧．整理

【特稿】

天馬行空-莊子的世界*  7/5/2006  1:01 PM  頁面 10



無用之用

惠施與莊子常常在辯論，他認為莊子講的話都非常誇大，儘是些荒唐之言。有

一天忍不住了，就對莊子說：「雖然我辯輸你，但你的言詞空洞無實，你的話都是

無用的。」莊子回答說：「你真是死腦筋，只知道有用之用，不知道無用之用。你

兩隻腳站在地上的時候，有用的地方有多大？大約直徑五十公分的圓吧！如果我把

圓圈以外的土地都挖掉，你那個有用的土地還有用嗎？你還能走路嗎？」惠施聽了

啞口無言。不得不欽佩莊子的見解，無用之用才是真正最大的作用。

美國、蘇俄在大家尚未認為需往太空發展的時候，就花大筆的經費發展火箭、

人造衛星等太空科技。在當時這種研究對人民的民生問題沒什麼幫助，但是現在各

國認為有很大的需要，才開始研究開發時，已經慢人一拍了。環保課題也是一樣，

環保往往與短期的經濟發展相衝突，花蓮要不要建高速公路？澎湖要不要設立像拉

斯維加斯的賭場？水源區、山坡地的保護，空氣污染的防治等等都和某些人當下的

利益相衝突，一般人看不到以後的災害，往往會認為環保是無用的。但是，土石

流、酸雨、溫室效應、水災等情形一一出現後，才曉得當時的無用，才具有最大的

效用；當時的有用，反而犧牲更多的生命，甚至於花費更多的金錢來收拾善後。

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教育問題應是無用之用的最好例子。政治人物往往短視

近利，教育問題比不上經濟、國防或政治問題，教育經費的編列永遠是最小的那一

塊。十年前是台灣經濟發展最蓬勃的時候，如果能以這樣雄厚的經濟基礎，使台灣

成為世界文藝復興的搖籃，相信我們會走出另一條路，可惜當時決策者沒辦法體會

無用之用的道理，以致於錯失這樣好的機會。

從古代到今天，人們只體會到政治及經濟改革的重要而忽視宗教教育。政治革

命的發生大概都是社會貧富達到高度不均的時候，人們忍無可忍就會推翻舊政權而

發生流血革命。到了十九世紀末期，人們發現政治革命不能解決問題，新的政權仍

然會造成貧富不均，百姓並不因此而更幸福、更快樂，於是轉方向進行經濟革命。

然而經濟改革仍然沒有解決問題。日本的經濟改革相當成功，然而越成功越增加人

類的貪婪，我們期待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的現象並沒有發生，反而衣食充足越不知

榮辱。古代的政治革命到近代的經濟革命，通通離不開佛教講的「貪瞋」兩大範

圍，佛教認為貪瞋不是生死根本，痴才是生死根本，所以非得斷痴不行。斷痴的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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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驟就是要見法，見法以後證阿羅漢是自然的事。見法之後，最慢七世一定會證

阿羅漢。所以佛教的重點不是斷貪瞋，而是斷痴，因為斷痴，貪瞋一定會死掉。譬

如挖掉樹的根，雖然不會馬上枯掉，但是一天一天慢慢的葉子掉了、樹枝乾了、樹

幹枯萎了，最後不再成長。所以要改變這個社會，最根本的方法是啟發人類的智

慧，斷掉愚痴，這個就是宗教教育的重點。

比較高層次的宗教以斷痴為目的，比較低層次的宗教告訴人們信上帝才會得

救，要靠天上的恩賜才能得救。這裡不能說低層次的不好，高層次的一定好，宗教

都有他的價值，對心靈成長都有一定的幫助。

宗教教育雖然無法馬上看到效果，但是眼光放遠、心胸寬宏自然能體會無用之

用的道理。

喪我與坐忘

齊物論的開章是說一個得道的道士叫南郭子綦，他常常坐臥在書桌前休息。有

一天他如往常靠著書桌休息時，其弟子顏成子游在旁邊侍立，忽然覺得老師今天形

態和以前不一樣，就滿懷疑問的向老師請教：「此刻靠著書桌的人不就是從前靠著

書桌的人嗎？怎麼樣子不一樣了？」子綦回答說：「你問得太好了，知道嗎？我今

天喪失掉我自己了。」齊物論喪我是說：「形體像枯掉的木頭一般毫無生氣；心像

老掉的灰一樣一念不起。」

大宗師的忘我從顏回與孔子的對話中展開出來，顏回覺得自己修養工夫又精進

了，就跑去跟孔子講：「我已經忘掉了仁義了，老師你看怎樣？」孔子回答說：

「可以了，可是尚不能完全」。再過幾天，顏回又向孔子說：「我又有進步了，我忘

了禮樂。」孔子回答說：「可以了，可是還不曾完備。」過幾天。顏回又去見孔

子：「我又進步了，我自然忘了形骸。」孔子聽了，嚇了一跳問道：「什麼叫做自

然忘了形骸？」顏回說：「我今天忽然進入墮肢體、黜聰明的境界，我把形體的存

在忘掉了，把聰明機智，理性的思索與知識都忘掉了」。孔子一聽，心想離形去

智，不就同於大道嗎？於是他說：「和大道相合就沒有私心，順著大道的變化就沒

有迂滯的情理。你實在是一個賢能的人，我應該跟你學學。」

齊物論的喪我與大宗師的坐忘有異曲同工之妙：形如枯木不就等於墮肢體嗎？

心如死灰不就等於黜聰明嗎？

(續下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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